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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慧

网】佳木斯法

轮 功 学 员 陈

静，女，四十

二岁，因坚持

真善忍信仰，

拒绝所谓“转

化”，遭到中 

共的残酷迫害。在大学期间，她就

被软禁、被威胁开除学籍；参加工

作不久，被剥夺了原本很优越的工

作；被绑架后遭七个男警反手吊铐

撞墙”，“同时掰十指指甲”等酷

刑凌虐；省厅“专家特务”长时间

对她进行洗脑；在监狱里，狱警指

使犯人对她实施“七十二小时不间

断军姿罚站”、“抹布塞嘴骑身群

殴”、“剥光衣服拧乳头”、“深

夜支眼皮泼凉水”、“从头到脚缠

胶带罚坐小凳”等等惨无人道的折

磨，导致她三个多月瘫痪在床不能

自理…… 

以下是陈静女士写下的血泪长

文，细致的揭露了中共对她实施的

肉体、精神及司法迫害： 

还没来的及注意，二零二一年

的春、夏、秋、冬是如何走过的，

不经意间，二零二二年已经悄悄来

临了……一年前，也是这样寒冷的

冬天，我走出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的大门，结束了历时五年、长达

1828 天的冤狱子…… 

离开冤狱的这一年里，忙于调

整虚弱的身体，忙于解决窘迫的经

济，忙于安抚受伤的家人，忙于回

复不解的亲朋，还有当地警察的不

时骚扰……总之就是有太多太多的

事情要去面对。可是那刚刚熬过的

1828 个日日夜夜，每一分、每一

秒、每一幕都深深在我的脑海里，

永不磨灭。作为亲历者，我必须真

实的记录这一切，让全世界都看一

看，中共警察、看守所、检察院、

法院、监狱对法轮功所谓的“春风

化雨、教育转化”的真面目。 

我叫陈静，从小聪明伶俐、乖

巧懂事，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小

学、中学、大学一路伴随着鲜花和

掌声走过，同学和朋友心目中的

我，人长的漂亮，成绩优异，方方

面面都很优越。现实生活中，更是

没有人会把我这一生和警察、看守

所、监狱联系在一起。 

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我人生中

最美好的那段时光，江泽民和中共

相互利用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大法毫

无理性的疯狂迫害，彻底结束了我

和家人及亲朋好友原本应该拥有的

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大学期间被软禁、被威胁开

除学籍、被威胁送监狱、被迫停

课；参加工作不久，被剥夺了原本

很优越的工作；多年的四处奔波，

错过了适龄组成家庭的机会。更为

残酷的是，在三十七岁那年被当局

视为重点迫害对象，在办案单位遭

七个男警察“反手吊铐撞墙”、

“开飞机撞墙”、“同时掰十指指

甲”等酷刑，遭省厅“专家特务”

长时间的精神洗脑。在监狱里更是

亲历了中共警察指使犯人对我“七

十二小时不间断军姿罚站”、“抹

布塞嘴骑身上群殴”、“剥光衣服

拧乳头”、“深夜支眼皮泼凉

水”、“从头到脚缠胶带罚坐小

凳”、“三个多月瘫痪在床不能自

理”、“成宿开窗冷冻”…… 

绑架及接踵而来的暴行—— 

二零一六年一月，省公安厅反

×教总队杨波等三人，佳木斯市公

安局反×教支队的李忠义、梁华

伟， 佳市郊区公安局的张伟明、

李强、吴彬、张佳等共十几个人，

约三、四台白色 SUV 轿车，在我家

小区门口“守候”，将走出家门的

我强行绑架。李强一把将我双臂反

拧在后背铐上手铐，抢走我身上的

现金、物品。 （接下页） 

陈静女士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

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

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

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

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

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

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

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

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

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

斗”的本质。◇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
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
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
有 50 多万人。1000 多个炼功点
遍布 300 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
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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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酷刑审讯——警察说打死没事 

自一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中旬，

他们几乎天天把我从看守所提外审

到佳市郊区公安分局的办案区。在

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左右的一

天，就在这个办案区，杨波、李忠

义暗中唆使对我施以酷刑。李强、

张佳、吴彬三人把我从审讯室拖到

最里侧的卫生间内，用床单拧成长

条系在一起，李强说：“打死也没

事，是上面下令让干的。” 

张佳赶紧把窗户关上：“这里

没有监控，你使劲喊，没人会听

到，更没人能知道。不是说建三江

警察把律师都吊起来打吗？我们比

他们还会……”吴彬把我双臂反拧

在背后，李强、张佳用床单绑紧我

的双手腕，李强边绑边说：“一会

儿换成粗麻绳。”他们把床单另一

端绕过三米高的暖气管，张佳托起

我，李强用力拽绳子，致使我双脚

悬空，我的双臂立刻失去了知觉，

头部胀痛，心脏憋闷的几乎窒息，

满头、满身大汗，我本能地用双脚

蹬墙，希望能稍微缓解一下，吴彬

却来踢我的双脚。 

更为残忍的是，张伟明、于海

洋赶来，张伟明向下按我的头，于

海洋和吴彬分别向上拽着两条腿，

整个人成“一”字型，重心全部落

在被反铐在后背的双手臂上。不仅

这样，于海洋和吴彬拽着我的两条

腿使劲悠着，把我的身体不断往墙

上摔，吴彬边摔边说：“这叫‘开

飞机’！”我的身体和脊柱被连续

撞墙，致使浑身多处青紫，尤其脊

柱受到严重损伤。 

吴彬一边威胁我，一边用力掰

我的十个手指，致使我指甲缝出

血……张伟明看到床单直接绑在了

我的双手腕上，因怕留下外伤，忙

让李强等人解开，把我的毛衣袖口

往下拽，再把床单绑在毛衣袖口

处，张伟明还不时小声说：“看着

点，还有气儿没，别（让她）过去

了”。我已连续多日被提外审遭受

酷刑，夜里因浑身疼痛根本无法入

睡，身高 1 米 65 的我，当时体重

不足四十五公斤，已是极度虚弱。 

张伟明和李强把我拉到郊区医

院强制输液，主要是为了能尽快将

我送入看守所，另外也是为了找来

家人配合他们，说服我妥协，怕家

人看到我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样

子。输液时，因药量过大，速度过

快，液体凉等原因，导致我的右

手、右小臂肿胀至原来的四、五

倍，当晚被拘留所医生拒收。张伟

明、李强只好又把我押回办案区，

将我铐在铁栅栏内的铁椅子上，野

蛮的使劲往下按我肿胀的手臂。 

黑女监——连省厅特务都说不是人
呆的地方 

我就这样被枉判五年，于二零

一七年五月十日被劫持到省女子监

狱——这个连省厅特务杨波、李忠

义都说不是人呆的地方。 

在我总共被非法关押的一千八

百二十八个日夜，接下来的这段日

子是最黑暗、最难熬的。犯人黄丽

艳直接下令所有包夹：“对陈静啥

也别说了，直接来吧！”意思就是

暗示她们怎么做都不过分。黄又喊

道：“板凳都别坐了，直接让她站

着，从早到晚军姿式站立。 ” 

一开始是从早上五点站到晚上

十点，后来早四点到晚十一点，早

三点到晚十二点，最后二十四小时

罚站。吃饭也不许坐下，每顿饭给

三分钟或五分钟时间，这要看黄丽

艳和包夹的心情。上厕所不许和任

何法轮功学员碰面，两个包夹一前

一后包着单独去，每次不得超过两

分钟。洗漱也是包夹贴身包，早上

洗漱不得超过五分钟，晚上洗漱不

得超过十分钟。被安排在晚上包夹

的犯人因不能上床睡觉更是把气撒

在我身上，用手掐、推搡，用牙签

扎或支眼皮，用水浇…… 

一天晚上六点多钟，组里人都

在自由活动，我仍然被强迫罚站。

侯海月想到晚上要包夹而心生恨

意，故意找杨絮撒谎告状，说我不

穿马夹且不听话，对她还手了。恰

巧杨絮又心情不好，冲过来就对我

拳脚相加。她穿的是外表很硬的那

种品牌旅游鞋，我身上立刻青一块

紫一块的。看到我还是不肯妥协，

杨絮竟然疯狂的一个大飞脚把我从

室内踢到距离大约四米远的走廊墙

壁上，力量太大，我又被弹回来摔

倒在地上，我原本在办案单位被吊

铐酷刑而受伤的脊柱这一次又重重

的撞在墙上。黄丽艳忙令包夹把倒

在走廊地上的我拖回屋里，并急忙

关上门。 

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过，对我来

说是一秒一秒的在熬。两只脚由青

色变成紫色，后来变成黑色，并且

一直向小腿蔓延。两只脚肿的已穿

不了坚硬的囚鞋，可黄丽艳硬把我

的脚塞进去，后来鞋边都卡在肉

里，血肉模糊的。 

我的不妥协成了黄丽艳和监区

犯人头目的一大块心病。黄丽艳气

急败坏，对包夹怒吼：“就不信治

不了她了！”当天夜里，魔鬼般疯

狂的迫害又开始了。她让屋里的其

他法轮功学员全都上床睡觉并闭眼

不许看，所有包夹都没休息，把我

打倒在地后，侯海月和李佳宁两个

胖孩子，一人拿一个小凳压住我的

大腿，然后人坐在小凳上。李相珍

和曹凤萍两人分别按住我的两只胳

膊。黄丽艳忙的满身是汗，把外衣

都脱掉，把头发全拢到头顶扎成冲

天，两只眼睛都立起来了，她骑在

我身上，声嘶力竭的吼叫着，强行

扒光我的上衣，还要扒裤子，我拼

尽全力抵制，她才罢手。黄丽艳突

然猛力掐我的乳头，痛的我忍不住

大喊一声，宁红帅又趁机迅速用力

拧了一下我的另一侧乳头，后来肿

了半个多月。 

那一夜，这群疯狂的女人不停

的往我身上浇凉水，躺在冰冷的水

泊中、毫无力气的我，透过模糊的

双眼只看到一群人影在昏暗的灯光

下显得格外诡异。我一开始冻得浑

身发抖，后来就意识模糊没有了知

觉，隐约听见黄丽艳不停的喊着：

“谁有没洗的短裤和袜子，她再喊

就不用抹布塞，用短裤塞……”已

经躺了很久了吗？我自己都不清楚

了，当我逐渐清醒后，感觉到心仿

佛被割开一道道口子，鲜血正潺潺

的向外流淌着，满脸满身湿漉漉

的，是泪水吗？还是她们泼的水？

是睡了，还是醒着……◇ 

 


